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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美女林雪终于出嫁了。
　　多少男人都唏嘘慨叹、耿耿于
怀：林雪可是他们的梦中情人啊，
肤白貌美，个子高挑，温柔耐看，
还继承了父亲的艺术细胞，能写会
画。可她竟然熬成了一个老姑娘！
　　钓鱼的鱼饵泡久还没味道了
呢！更何况是钓到大鱼了，还有上
钩的可能吗！
　　小县城的狐狸们经常谈论林雪
这颗葡萄。
代课教师转民办教师的那年，她家
里穷凑不上五千块钱押金。一个包
工头说可以资助她，前提……她没
听完就给了人家一个愤怒的后脑
勺。
　　还有一次局领导找她谈话：“ 
像你这么优秀的教师早就应该转
正……我爱人手术后……” 领导
压低了声音。林雪说，我早就过了
爱做梦的年纪了。
　　以后，男人们都不敢靠近林雪，
甚至女人们都传说林雪有毛病，一
副好牌让她打得稀巴烂，人们再也
不敢给林雪介绍对象了。
　　用林雪叔叔大爷的话说，这女
人啊，过了40，一般就没人惦记了！
　　林雪说：一幅好画，还得遇见
识货的，还得装裱好！不然的话，
宁可压箱底。
　　五十八岁这年，林雪参加一个
地区的文化交流会，坐在他身边的
是一个棱角分明的男人：头发花白，

面容清瘦，一双眼睛深邃有神。林
雪第一次看到他时，心里就有些慌
乱。这时候传过来一张纸，让填写
各自的工作简历。笔尖流动处，两
个苍劲有力的字鹤立鸡群般出现在
一串名字里面：石锁。
　　“你哪月出生？”林雪看到石
锁和自己同年，莫名其妙地补问了
一句。
　　“我花开后百花杀！”石锁引
用诗句幽默地说。
　　“我也是百花杀。”
　　“噢——？！”石锁扭过头来
惊讶地望了林雪一眼。
　　与此同时，林雪也十分专注地
望着石锁。
　　石锁笑了笑，露出一颗可爱的
老虎牙。
　　石锁的生辰比林雪仅早了半个
小时，那就是说八字一模一样。他
俩开玩笑说是一对投错胎的双生
儿。
　　从那以后，俩人就有些亲近了。
　　石锁是清泽县的教师，酷爱文
学，他和几个兴趣爱好相同的文友
自掏腰包创办了民刊——《雏菊》，
从组稿到印刷可以说是一丝不苟，
当时，在全国的民刊中名列前茅，
这一坚持就是十年。石锁当时是民
办教师，他除了教学，还利用业余
时间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燃烧的
红云》。
　　为了作品问世，石锁耗尽心血，

不问窗外柴米事，这导致了夫妻之
间的矛盾升级，最后，妻子毅然离
开了这个自诩追求理想的男人。
　　听着石锁的叙述，林雪不知为
什么心里很疼。
　　石锁突然问道：“林妹，你敢
嫁给我吗？” 
　　“你胆子也太大了，你敢把狐
狸口中的葡萄娶回家？”
　　两个人都甜甜地笑了。
　　他们约了亲朋好友办了一场简
易的婚礼。
　　酒席开始前，石锁把一个红色
的木盒子拿了出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注视
着木盒子，心里猜测着。
　　在所有人的期待中，盒盖被打
开，一把黄澄澄的钥匙泛着幽光静
静躺在里面。
　　“是金钥匙吗？快上前咬一
咬！”
　　“哇——！这是楼房的钥匙
吗？！”
　　这时，相机噼里啪啦响了起来。
　　“这是我设计的一把钥匙，上
面刻了一个并蒂莲！”石锁捧着这
把钥匙，非常郑重地交到林雪手里。
　　林雪一阵眩晕，她的嗓子眼有
些发紧，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林雪
的第一反应是他名字里面有锁，而
他就是等待她几十年开锁的那个
人。
　　他们紧紧地相拥在一起。

　　林雪与石锁手牵手直奔楼房，
迫不及待。
　　石锁就笑了：看来积蓄不少
啊！
　　林雪痴迷地注视着石锁：你知
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你眼里有故
事，心里有主意，你就是我等待已
久的那个人！
　　石锁坏坏地笑了，我是你丢失
的宝哥啊！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
吗？
　　石锁说：我看得出来，你家环
保搞得好。娶了绿水青山啊，你就
是我的金山银山！
　　林雪幸福地笑了：还不是为了
等你！
　　一个月后，林雪给她闺蜜说，
你知道和谐这个词的出处吗？
　　闺蜜说：你不就是想说琴瑟和
鸣吗？看把你给美的！
　　林雪说：他是个活出天命的
人，纯粹的人，他的生命不断显
化。他会引领我！你知道吗？他就
像三四十岁的大小伙子！为了等待
他，我鲜活着每一天，不敢老去。
只有他的清澈，才配得上我的洁白。
　　闺蜜说：还是爱情牛掰，一个
晚上就蜕变成诗人了！
　　林雪说：他是来审我的美的，
我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了。你知道
吗？他看了我所有的画，直到后半
夜，我才催促他睡觉！

水莲花瓣上的露珠
■饶晋一（江西）

柔韧中
绽放花开的力量
是你，清晨的莲花

岁月捧起
你稚嫩的脸庞
细细端详

亭亭无瑕是你
以一朵莲的名义
带着整个荷塘欢唱

动人的美丽或许有所延迟
亦如那水莲花瓣上
凝成的一滴露珠
缓缓流入初秋的荷塘

江湖的哲学
■鹿瑞泽（河北）

不是我的眼里没有泪水
我只是不想纠缠太久
江湖的哲学需要多维解读
泪水解决不了江湖冷暖

先秦的哲学
诸子圣贤透析的足够明了
道言道，儒讲诚
朝代可以更改
江湖的容颜始终未变

白马非马
公孙龙子名扬江湖
龙辩非狡
正名言实
为江湖付出的
哲学的刻刀从不说谎

哲学从不欺世盗名
何必用多余的泪水清洗
心漂浮在江湖的平面
沉一半，露一半
再为江湖留一半    
   

看不到的意念
■三丫（黑龙江）

无意间
一片枫叶映入眼帘
却看不到它的意念
秋风落叶
瞬间
羞红了山峦

从枝叶间寻觅
褶皱纹理清晰可见
犹如一位睿智的老者
将年轮隐藏于荫处
却惜字如金

晚秋的轮廓
■苏飞云（湖南）

自你走后
天渐渐转凉
换上秋装仍挡不住
四面八方的凄风冷雨

这本是收获的季节
尽管我付出了很多
可收获寥寥
你说有种付出叫徒劳
是无用功
我无语
只能把失落藏在心里
默默地自愈

山寒水瘦
一如我的梦想
还会是我吗？

一把钥匙
■ 杨晓欣（河北）

　　锅台边沿，一队蚂
蚁正悄然行进，首尾相
衔，秩序井然，宛若一
条流动的墨线。新兵陶
红的视线被这微弱却又
执着的生命力牢牢攫
住，鼻尖蓦地一酸，一
滴泪水砸落在油腻的瓷
砖上，晕开一片微凉的
湿痕。三天前的那纸调
令，将她陶红的名字像
钉子般铆在了“炊事班”
的名册上。迷彩服上的
油渍，灶台间弥漫的油
烟，正在一点点吞噬她
紧握钢枪的梦想。只有
这些渺小的生灵，正用
纤弱的身躯搬运着她无
意掉落的一粒米——像
极了她此刻被“流放”
至此同样微茫的青春。
　　“ 看 什 么 呢， 小

陶？”副班长李晨的声
音温和地响起。她正麻
利地削着土豆，银亮的
刀刃翻飞如蝶，土豆皮
连成长串坠入盆中。陶
红慌忙抹了下眼角。李
晨顺着她的目光看去，
嫣然一笑：“这些小东
西啊，可是咱们的‘前
辈’。它们单个儿不起
眼，凑在一起却能搬
山。”她顿了顿，把削
好的土豆丢进盆里，发
出清脆的声响，“就像
咱们炊事班，班长常说，
锅台边上的‘蚂蚁军
团’，一个都不能少。”
　　班长赵丽的手突然
伸到锅沿上。那是怎样
一双手啊！粗粝如风化
的岩石，指节嶙峋凸
起，掌纹里嵌着洗不褪

的油垢。几处暗红的烫
痕烙在手背，像是岁月
颁发的沉默勋章。陶红
怯声问：“班长，您这
手……”赵丽洪亮的笑
声震得锅盖轻颤：“傻
丫头！这算什么？”她
布满伤痕的手指向忙碌
的女兵们：李晨指尖的
创可贴，是昨夜切菜时
留下的；王霞小臂上横
亘着发亮的烫疤；林雪
细瘦的手腕缀着几点暗
红。“打起仗来，最先
饿瘪的是谁？就是咱这
伙头兵！”赵丽的声音
带着金属般的质地，“没
有这群‘蚂蚁’搬弄柴
米油盐，他们哪来的力
气扛枪？哪来的命去拼
杀？！”
　　陶红心头猛地一

震。这方寸灶台，根系
竟深扎于战场的命脉。
她低下头，蚂蚁仍在瓷
砖上执着挪移——忽然
间，她看见了李晨、王
霞、林雪，还有她自己
微小的身影，正笨拙而
坚定地扛起某种看似微
不足道却又沉甸甸的重
量。
　　最刺骨的是那个暴
雪夜。补给线被积雪斩
断，训练场上饥寒交迫。
命令如山：必须将热食
送到每个点位！运输车
在雪地里徒劳咆哮。赵
丽看着锅台边的蚂蚁，
猛地拍腿：“人背肩
扛！”女兵们将滚烫的
姜汤裹进棉被，用背包
绳深深勒进肩膀。她们
化身真正的工蚁，迎着

锅台边上的蚂蚁
■ 张光彩（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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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骨寒风，在没膝积雪中跋涉。滑
倒了，被拽起；力竭了，有嘶哑的
鼓励。当她们浑身挂满冰凌出现在
最后一个点位时，欢呼声压过了风
雪。陶红颤抖着卸下保温桶，看着
战友狼吞虎咽，肩胛火辣的痛与透
骨寒冷交织——原来“负重前行”
四个字，竟有如此滚烫的体温。
　　夏季野训时，暴雨将粮垛泡在
汪洋里。“护粮！”赵丽的嘶吼未落，
女兵们已冲进雨幕。她们用身体筑
成人墙，在泥泞中拖拽粮袋。李晨
膝盖被碎石划破，血丝在雨水中晕
开；王霞用后背顶住倒塌的帐篷杆；
林雪在没胸的泥水中死死抱住面粉
袋……当最后一袋粮食安全时，她
们瘫倒在泥泞中，却笑得像穿透乌
云的阳光。陶红抹去脸上的泥水，
看见几只蚂蚁正拖着“口粮”向高
地攀爬——那渺小身影与她们在暴
雨中挺立的身姿，同样灼痛人心。
　　演习前夜，炊事班要准备数千
份口粮。偏偏流感袭来，王霞烧得
眼窝深陷，仍然站在案板前：“少
一个人就慢一大截！蚂蚁窝里少了
工蚁还能转吗？”她每切一刀，汗
珠就砸在案板上。林雪蜷在蒸箱旁，
咳嗽得蜷缩身体，却紧盯计时器。
那一夜，灶火映着她们高烧红亮的
脸颊，咳嗽声、蒸汽声交织成“蚂
蚁军团”的鏖战曲。黎明时分，王
霞捏着半块冷馒头昏了过去。陶红
看见班长眼中闪动的泪光，转头望
向瓷砖缝隙——蚂蚁仍在晨光中爬
行。刹那间，她分不清谁是蚂蚁，
谁是她们。
　　表彰大会后，陶红回到氤氲
着烟火气的厨房。她望向那个角
落——又一支蚂蚁队伍正执着前
行。目光扫过她的战场：李晨在铁
锅前翻炒，油星跳跃；王霞揉压着
巨大面团；林雪清点着密密麻麻的
库存；赵丽用那双“勋章”手调节
着火候……她们的身影与蚂蚁队伍
在光影中交融，凝固成无声的群像。


